高天梅与南社
徐国昌

高公天梅（1877—1925）为我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创建人之一。

天梅公名旭，字剑公，原名后，更名堪，字枕梅，初号爱祖国者，江南快剑，继又称钝剑。上海市金山县张堰镇秦山乡人，1877年3月5日生，自幼酷爱读书，尝手不释卷，自强不息为乐。功崇唯志，公与其叔高吹万（名燮，别署志攘、绿天，比天梅小一岁）同师顾连芳，叔侄间互相砥砺，不但业精于勤，而且早年就树立了攘满复汉思想。满怀激情，歌颂太平天国革命，力主洪秀全在《清史》中宜列入本纪，尝见旧藏自题“得之于宣南”之太平天国玉玺印记一幅，周围亟富名家题咏，终身视为至宝。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发难失败，天梅公发愤捶胸，有“热血横飞恨满腔，汉儿发愿建新邦。”之句，愈益矢志革命。

1904年，为寻求革命真理。天梅公留学日本，在东京熟识孙中山，加入同盟会。其时与陈公陶遗创办《醒狮周刊》，鼓吹振兴民族，推翻满清，情绪极为激昂，为当年留学界中一名活跃分子。1906年公奉命归国，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，设机关于上海八仙桥，榜其门为“夏寓”（今淮海中路114弄4号），以作掩护。曾创刊《觉民》杂志，又创办健行公学于宁康里，以《黄帝魂》、《法国革命史》作教材，培养青年，唤起革命。当年柳亚子（亚卢）年方20，想入健行公学读书，天梅视其为超人，破格留任教席。自此开始了高、柳二人的合作关系。同时高介绍柳加入同盟会，高、柳年龄虽相差十岁，其时关系在子期伯牙间。

天梅公曾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，又公开办学鼓吹革命，为清廷所注视，江苏督军端方屡欲查捕，健行公学被迫解散。公为了激励民心，又托名石达开，创作了《石达开遗诗二十首》，其中名句如“只觉苍天方愤愤，莫凭赤手拯元元。”“宝刀骏马休输却，看领雄师入剑门。”“我志未酬人亦苦，东南到处有啼痕。”曾经尽鼓动士气之能事而被传诵一时，起到了振聋发聩将革命车轮推向前进的积极历史作用。

南社成立前，天梅公与陈去病（曾为秋瑾归葬西子湖畔），柳亚子、刘季平（曾为邹容营葬华泾）、吴癯安等为徐锡麟、秋瑾牺牲，想在沪开追悼会未果而组织了神交社，这实为南社成立之先声。

作为和同盟会相呼应，以文学鼓吹革命，经过志切匡时者们的几番酝酿，南社终于在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秘密成立（清宣统元年十月一日）。会前陈去病《民吁报》发表《南社雅集小启》，高天梅，则在《民吁报》上发表了一篇《南社启》“国魂乎，盍归来乎？抑竟与唐虞姬姒之版图以长逝，听其一去不返乎？恶是何言，是何言！……今日不揣鄙陋，与陈子巢南、柳子亚卢有南社之结，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，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，盖几几乎不自量矣。然而今之学为文章，为诗词者，固无一不丧其国魂者也。荒芜榛篇，万方一辙，其将长此终古耶？仰即吕氏所谓其坏在人心风俗者耶？倘无人以支柱之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”这篇社启借提倡整理、研究国学，以避开清政府的注意。实际上呼唤“国魂”归来，即隐喻排满复汉。

天梅公以其同盟会会长身份，与陈、柳诸君子登高一呼，众山响应，天下从风。于辛亥革命前，曾经凝聚了一心一德的时代菁英193人，以文字招国魂，声势极为壮大。在当时文化中心的上海，各种报刊发行之多，执全国之牛耳，笔政大都由南社社员主持，苏浙等出版界亦都约请南社社员撰述诗文以为革命服务，人们称南社为同盟会的宣传部，为辅翼辛亥革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。

高天梅与柳亚子交往日趋密切，柳原以亚洲卢梭自命，提倡天赋人权，号亚卢，在与高戳力进行健行公学教学的同时，又同主《复报》笔政。天梅嫌亚卢的盧字笔划太多，常在赠答诸笺上写作亚子，并谓“子者，男子之美称也”，天梅别号钝剑，又称剑公，高剑公柳亚子作了对称名字，英雄豪俊，相得益彰。此为亚子得名之由来。柳亚子在记述见到孙中山先生时说：“我在健行公学教书时，孙中山从外国回经过上海，靠了法国巡捕某君的招呼，我倒和陈陶遗、高天梅几个人坐小划子到吴淞口大轮上曾去看到他一次呢”。柳还跟天梅呼吹万为叔，又认天梅女儿企罗（畹君）为义女，关系极为亲洽。

南社成立后，高、柳之间亦发生过一些争持，先是亚子颇有芥蒂，以为天梅缺席虎丘张公祠南社成立会，是避缯缴而不来。其实当时高为江苏革命首领，被清廷严密监视。他的行止当然要从集会安全考虑。南社前辈姚石子，陈陶遗都曾议论此事，认为亚子其实是属于误会。以后在南社张园举行第三次雅集时，柳因认为陈、高主事不力，而在他们不到会的情况下，所谓革了干部的命，又一次造成天梅的不快。迨至第七次雅集时，亚子处于当干部的位置，天梅又要革亚子的命，以致造成了一些磨擦。此后高、柳又有“江南第一诗人”之争。当时天梅做诗极自负，曾作岳王七古，自谓“可以惊天地，泣鬼神”，又自称“江南第一诗人”。亚子颇不服气，做了一首诗讥讽他，说“自诩江南诗第一，可怜竟与我同时。”天梅不免耿耿于怀。其实这些争持，都属文人傲气。

剑公后期对南社的情绪是低落的，自1917年北方军阀解散国会，似已无复往日之锐气。他的推翻满清统治，完成反袁，在赴粤参加护法之役后，只感磨难重重，得不到光明前景，意志逐渐消沉，甚至作出“来妨神手对神州”，“不如去作糟丘长”的呼号，以后溺于诗酒，日夕豪饮狂歌，于1925年7月7日以肝硬化及温瘟症逝于万梅花庐寓所，终年49岁。

剑公生于于读书世家，一山独秀的秦山脚下高氏老宅，有水光山色，气清木荣，桑麻泉石之胜，宅第富有藏书，潜心研读，尽情吟咏其间，得天独厚。及长又筑万梅花庐于金山张堰镇飞龙桥，一泓清流，万梅绕屋，冠其堂为凝晖堂，堂额为其挚友章炳麟手书；书室万梅花庐匾额为林虎手笔，中山先生手书条幅，更是熠熠生辉。柳烟画桥，风帘翠暮，高氏宅第，环境清幽，出尘绝俗，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。昔年柳亚子辈暨诸多骚人墨客，自去自来，觞咏其间，俱各逸兴遄飞，极尽放浪形骸之雅事，天梅公大部著作，均完成于此。万梅花庐亦一再作为隐藏革命志上之庇护所，军阀混战年代，镇江冷御秋等为避军阀搜缉，即曾避藏其间，得免于难。

天梅公著述有：《天梅遗集》、《未济庐诗集》、《浮海词》、《南娄》、《愿无尽庐诗话》、《劫灰录》等，并辑有《变雅楼三十年诗征》、收罗极为丰富。

天梅公书法，劲挺秀逸，端丽绝伦，自成大家，然为诗名所盖，未甚蜚声。
亚子笃于风义，不忘风交，又承当年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等资助，1936年为天梅辑刊木版线装《天梅遗集》十六集，其中不乏爱国主义佳作，高之部分遗著，藉此得以传世。惜乎半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，忧患常兴，该刊已属稀有，现除上海图书馆收藏外，只剩少数学者有所珍藏。

新中国成立之际，柳亚子应毛主席电邀，自香港北上进京。1950年冬亚子由京抵沪，基于怀旧，对天梅夫人何亚希作了隆重宴请，暄寒询暖，关怀备至。即使先前高、柳在个人意气上有所争执，至此已成过眼云烟，早已冰消瓦解了。

天梅公原配夫人周红梅1904年早故，生有一子二女，现小剑、佩君均已谢世，仅长女企罗尚健在。公1906年与何亚希女士自由恋爱结婚，当时传为美谈。亚希名昭，号亚君，亦籍隶南社，能诗，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，文革期间受抑拒食逝世。天梅公辛亥后曾任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长，后被举为国会议员。

本文作者徐国昌，系南社主要发起人之一高天梅的外孙。

